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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峡 工 程 的“ 爷 爷 ”
刘鸿苇

摆 白
叶浅韵

我这个人竟然现在也被称为

“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了！每

天读报，常常悲见友人、名人和亲

人去世的消息出现。如今年仲春

去世的台湾大作家李敖和今年荷

月辞世的百多岁国学家文怀沙都

引起各界不少震动和唏嘘。实际

上两位国学名人都有些争议，而我

认为对这些历史人物应抱一个历

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态度吧！

不过祖国大陆各界对李敖一

贯反对“台独”的坚定态度，是非常

赞同的，对他治学严谨、坚守优秀

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深

入研究是十分赞赏的，他曾被誉为

“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其政论

性散文脍炙人口。

我和这位身材修长，总爱穿浅

红色夹克衫、打领带、戴黑边眼镜的

专家学者也非泛泛之交。第一次是

二○○五年我访问宝岛台湾，便提

出约请当时这位总在香港凤凰卫视

主持专栏《李敖有话要说》的大学问

家。不曾料到在台湾第三天他就主

动打车来到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

了。约好上午十点钟见面，但因我

们外出参观台北故宫和堵车竟晚到

了二十多分钟，我十分着急。因初

次见面又听说他“桀骜不驯”“目空

一切”，我怕他焦躁起来拂袖而去。

我们确实迟到了、不在理，无礼貌

了。我们急匆匆赶到时，却见李敖

独自稳坐沙发正慢慢悠悠翻看报纸

呢。我忙道歉，他站起来微笑着说：

“不怨你们，初来乍到台北，人生地

不熟，难免难免！”会见气氛一下就

轻松了。我们谈天说地，他对祖国

名山大川、名人逸事记得一清二楚，

如数家珍。十一点半了，他甚至说

原打算请我们到他办公室食堂去吃

饭呢，当然最后是我们十多位请他

一 人 在 下 榻 的 饭 店 吃 了 日 本 料

理。席间我们谈笑甚欢相互把盏，

没有让我们感到这位国学家、中国

近代史学者、专家的“高深莫测”。

二○○九年初夏，应台湾世新

大学的邀请，我带领中国传记文学

代表团一行十人访问台湾，这次又

约请李敖在台北见了面。真是一

回生二回熟，我们互相赠了礼物，

我特别送他一幅名画家杨竹的水

墨《雪竹》、一幅韩美林限量版高仿

但有韩美林亲笔签名和日期的小

动物画作，他懂行还笑着说：“韩先

生 的 画 如 是 真 的 就 值 几 个 子 了

呢！”他仍不摆大作家的架子，还手

捧着我送他的《五十春秋》新著合

影。因为是晚饭后的见面，谈了一

两个小时，他竟然主动对我这个团

长和团员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

说：“时间还早，到我家看看吧？用

你 们 北 京 话 说 我 也‘ 显 摆 显 摆 ’

呀！”我们乘一辆车，也就是一支烟

的工夫就到他家了。他进家前还

说：“台北很小，不像北京那么大

呢！”显然他家是刚搬进来不久，

还 有 点 装 修 的 气 味 。 是 二 层 复

式，楼上楼下客厅卧室有好几间屋

子，得有二百多平方米吧，在台北

算是阔气的了。我们坐在很有空

间感的一楼大客厅喝咖啡、吃水

果，放眼四周全是书，真是到了书

的世界。我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

也堆满了书，还贴了不少美女照片

和画报上的剪贴。对我送上的书

和杂志，他很认真地看，不时掏出

小本记点什么，还说：“先打个招

呼，也许今后有引用的人物和地

方呢。”他签名赠送给我和东梅他

的著作——《北京法源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李敖

就离开了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巧

的是一九五三年春节，父亲万里从

大西南重庆被调进京城，带我们全

家就住在新鲜胡同甲七号，离他的

小学很近。近六十年一个甲子了，

李敖第一次返回北京，新中国已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改革开

放后更日新月异的北京，处处使他

大为惊叹。他悄悄对我直言：“我真

佩服你们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呢！”

二○○五年金秋，这次他也算得上是

衣锦还乡了，大受首都各界群众的

热情欢迎，还住进了豪华庄重的钓

鱼台国宾馆。我们通了两三次电

话，但我发现他这次被宠坏了，里三

层外三层地被粉丝簇拥着，虽然他

说：“你来吧！我们在钓鱼台聊！”我

怕挤不进去，已不能像在台北时的

轻松长聊了，便没有去凑这回热闹，

当然他很快又飞往了上海。他在北

大、清华、复旦三所中国顶尖高校发

表了系列演讲。对于渴望知识、欲

见名人风采的莘莘学子来说当然

是一票难求。观众们包围着这位

中华才子，乃至礼堂和会议室都水

泄不通……

他越走越远了，我再也见不到

如此风流倜傥、才高八斗的李敖

了。当年国民党禁止他的九十六

本“红色书籍”出版发行，他的“大

全著作”达三千多万字，被西方传

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判

家”。他长期主持香港凤凰卫视的

节目《李敖有话要说》，是那么具有

历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引经据

典，傲视天下。

您劳苦写作，道出了历史的许

多真实，却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先后

坐了八年大狱，也真该好好休息

了。今年三月十八日，李敖在台北

荣民总医院永远闭上了他那智慧、

机警又狡黠的双眼，享年八十三

岁。他去世前治疗期间曾发出“与所

有人友好告别”的遗言，他还说：“这

一生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

敌无数，朋友不多。”安息吧，您老也是

真够累、够苦、

够风光 呢 ！

三峡工程堪称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超级大事件。与三峡工程相关

的话题林林总总，而在众多的话题

中，有一个最鲜为人知：三峡工程竟

然有一位“爷爷”！

三峡工程的“爷爷”是在湖北一

个名叫赤壁的地方。赤壁充满了对

三国历史人物的记忆，草船借箭和借

东风的故事，让那一段长江更加令人

回味。当天南地北的人走进赤壁，站

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古战场上，很少

有人会注意到，就在他们身后不远

处，在幕阜山北麓一侧，绵延而来的

浩浩陆水被一座高达五十八米的大

坝拦腰截断，托出一个姿态万千的人

工湖。那大坝可不是寻常角色，它是

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水利、水

电枢纽试验工程。它的正式名称是

陆水枢纽工程大坝，但知情者们更愿

意尊称它为“三峡工程的‘爷爷’”。

今天，三峡工程的“爷爷”已经一

个甲子了，当年，中央决定在湖北赤

壁建起一个试验坝，将它作为三峡工

程的实验室，为未来工程修建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寻找实地解决的方案。

开工那天热闹非凡，沉寂许久的

赤 壁 古 战 场 又 有 了 大 军 云 集 的 阵

势。六万之众在陆水河畔集会誓师，

奏响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大发展整部

交响乐的序曲。这序曲悠长而激越，

带着古老中国的千年期盼与年轻共

和 国 的 勃 勃 生 气 ，自 此 ，原 本 默 默

无 闻 的 陆 水 河 承 载 起 了 托 举 三 峡

大 坝 的 重 任 。 据 说 在 场 的 许 多 人

都激动得流下眼泪，多年之后他们

回忆说，那是一种参与国家大事的神

圣感。

此时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

日，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水利事件，

就在湖北赤壁的陆水河畔成为了一

项 真 正 实 施 中

的 国 家 行 动 。

参与这项国家行动的人员来自全国

四面八方，有工程技术人员、有军队官

兵、有农民工。到了来年四月，更有三

千多名铁道兵以集体转业的方式，加

盟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陆

水施工实验总队。

陆水河畔的这间巨型水利实验

室前所未有，被称为是“第一座整体

性全过程的水工建筑试验枢纽”。在

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大凡与三峡工

程相关的科研、设计、施工等重大技

术问题，都被放进这里测试再测试、

求证再求证。那是无以计数的研讨

会和无以计数的纸上概念，以及无以

计数的现场作业！在一次次的验证、

一次次的否定、一次次的优化、一次

次的攻关中，陆水试验坝完成了多个

学科的前沿技术，许多都是世界首创

或国内第一，其中最重要的是“混凝

土预制安装筑坝”技术。虽说如今到

处可见混凝土预制板组建的高楼大

厦，但在六十年前，当那些大块头的

混凝土预制板被一一吊起在陆水河

畔，渐次拼接出一个巨型坝体时，中

国水利史从此进入了混凝土大坝连

续作业的新时代。

回首当年，陆水试验大军集体遵

循着“在实施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

在提高中巩固”的理念。一年年过去

了，在陆水河畔的这间巨型水利实验

室里，他们完成了许多前人不曾成功

的尝试——砂基固结灌浆、水库拦鱼

设施、晶体管电液调速器、晶体管继电

保护装置、可编程控制装置、可控硅励

磁装置、齿盘测速试验、超声波气蚀

试验、水轮机材料对比试验、微机事

故顺序屏幕显示系统试验、水文自动

测报技术试验、闸门启闭微机监控系

统试验、干运桥吊式垂直升船机设计

与使用……这一连串极其拗口的专

业术语再清晰不过地表达出，中国的

水利科技力量正在以怎样强劲的势

头，崛起于赤壁的陆水河畔！

陆水试验坝的建设可谓一波三

折。自一九五八年上马后，曾因国家

步入三年困难时期在一九六一年被

迫停工，三年后得以复工。一九六七

年七月关闸蓄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第一组电站机组投入运行，直到一九

七四年才算是基本竣工。在这长长

的十五年里，中国大地经历了“大跃

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重大社

会事件，而陆水试验坝的建设者们却

一直头脑清醒、意志顽强地坚守着使

命，不忘初心。多年之后，它以自己

的存在为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的建造，

提供了充足而扎实的数据支持，更为

中国高校水利水电的教育与科研，提

供了教科书式的经典范本。

遥想陆水试验坝兴建之初，那时

的新中国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少年，大

国之身怀揣着强国之梦，而兴建陆水

试验坝，便是这强国之梦的早期部

分，与我们熟知的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

制造并列于同一时期。因此，当我们

说起“两弹一星”的精神价值时，我们

理当说到“陆水试验坝”的精神价值，

它们虽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个

在中国西部、一个在中国中部，但是

它们精神同体，都体现了中国人敢于

尝试、勇于创新、不甘落后、奋发图强

的民族特性。

如今，三峡大坝早已横空出世并安

然无恙地横亘在蓝天之下，成为大国崛

起中的一个标志性工程，而它那功勋卓

著的“爷爷”——陆水试验坝，也依然青

春不老，成为湖北赤壁周边重要的水利

设施，其本身创造的经济效益已达百亿

元，并且仍在持续增长着。

二○一八年的早春，如梦如诗的

野樱花映衬着陆水试验坝的漫漫长

堤。此刻，站在陆水八号副坝上，我

被 告 知 ，它 号 称“ 亚 洲 第 一 大 黏 土

坝”，若是将其所用到的三百一十六

万立方的土石，筑成宽、高各一米的城

墙，将是一个长达七千二百二十里的

地球奇观。

但愿有更多的人知道三峡工程的“爷

爷”，使它不会被岁月尘封……

摆白，这是滇东北村子里的一句

土话。摆，有摆龙门阵、吹牛、侃大

山、聊天的意思。白，则有扯白、说

谎、夸张、离奇的意思。两者联系在

一起，意思就变得很重了。比如，一

群人聚集在一起热闹，会说，来，摆个

白玩。于是，你一讲，他一说，就个个

入戏了。人们如痴如醉地说着听着，

说的人疯疯癫癫，听的人呆呆傻傻。

时而悲伤，时而欢笑，似乎每个人都

有讲不完的故事，争着抢着要把自己

肚里的存货倒出来，以供众乐。再

如，某个说话不可信，你也可以说：

“你怎么说得跟摆白似的？”虚构的故

事是摆白，真实得离奇的故事，也是

摆白，如嘴上的风一样，轻飘飘的，不

费力气就吹过了。它不含有任何轻

蔑的意思，更多时候充当一种说话的

语气或态度，像一种极度微弱的小对

抗，说完就完了。

每当我听到外面高声传来：“摆

白摆白真摆白，摆起白来了不得，我在

太白楼上歇，捉着一个大母虱，请了八

十八桌客！”我就知道是跛脚二爹要来

串门子了。于是，龙门阵开始了。起

初，只是几个大人在说，孩子们只有听

的份儿，说着说着，外面就有了咳嗽

声，风雪中，有推门而入的声音。然

后，再有手电筒的光亮照进窗户，门又

开了。一个大火炉，一群大人小孩，开

启了夜晚的自动摆白模式。他们每一

个人都既是演员，又是听众，专注而又

随性地进入某个话题，又从这个话题自

然地过渡到另一个故事里……

那时，没有电灯，没有电视。微

弱的煤油灯下，

照 见 一 群 神 采

奕奕的人，个个目光热切地盼着故事

情节的发展。从高潮处张大嘴巴的

惊讶，落到低迷处的黯然忧伤。摆

白，成了夜晚一种最迷人的乐趣。我

大爹是最会摆白的人，他摆鬼神，摆

盗墓贼，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仿

佛那些事他都曾亲自参与，说来头头

是道、精彩异常。但一说到毛野人的

故事，屋里一下安静下来，让人十分

紧张。因为他总会说，毛野人来了！

他就坐在外面瓜棚下那块大石头上，

日夜叫喊“胶粘屁股火辣辣，胶粘屁

股火辣辣……”然后他伸手摸了一把

旁边小男孩的屁股，那个孩子尖叫着

躲开，所有人都大笑起来。那时，村

子前面的大片土地上种满了蚕豆，小

孩子们都爱吃炒煳蚕豆。我一边吃着

煳蚕豆，一边听故事。在我大爹的故

事里，毛野人也爱吃煳蚕豆，但毛野人

的煳蚕豆是小孩子们的手指头和脚指

头。村子后面的凤凰山腰上有个洞，

我总想着那里面应该居住着毛野人，

在我们熟睡的时候，他想吃煳蚕豆了，

就会偷偷来找村子里的小孩子。

在摆白结束以后，大人们意犹未

尽地离开了，小孩子们却一个个不敢

睡。总是在大人的骂声和催促声里，

才不情愿地往楼上睡去了。灯一吹

灭，寂静的夜里，有老鼠啃东西的声

音，我总怀疑那是毛野人在偷吃煳蚕

豆的声音。越想越睡不着，好久才昏

昏地睡去，梦里全是毛野人的故事。

第二天醒来，总不由自主地要向那块

大石头上看去，看看那里是不是有毛

野人来过的印迹。有时，恰好有狗屎

蛋子几个，二哥总会指着它们说，看，

昨天晚上毛野人来了，他一直在窗户

下，等着吃煳蚕豆呢，吓得我的头发

和汗毛全直立起来。

有时，大爹们也会摆些关于明朝

大才子杨升庵的白，在他们嘴里永远

叫他杨状元，以至于我长大后才明

白杨状元就是杨升庵。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状元郎的故事永远是街头

巷尾、村间田头最拿得出手的戏，因

为 那 是 老 百 姓 心 中 最 真 切 的 一 个

梦。这种梦想无论谁实现了，都代表

着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就连在嘴巴

里说一说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似的。

如果这个状元郎再有些离奇的

故事，就更不得了了，一传十，十传

百，版本一再升级，直到成为老百姓

最喜欢的那种版本，在民间广为流

传。在大爹摆的白里，杨状元被贬

谪到云南后，爱上了这里的美山美

水，不愿意回朝廷了，就哄皇帝老儿

说 ，云 南 的 跳 蚤 有 半 斤 ，蚊 子 有 四

两，还说天高地远想念皇帝，要在云

南建一座圣上的黄金塑像，以表日

夜思念之情。没想到居然感动了皇

帝，许了他许多黄金。总之，故事真

真假假，有许多版本。村子里摆白

的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时，谁就有

编造故事的权力。至于听众，有谁

又 找 得 出 驳 倒 故 事 真 实 性 的 证 据

呢？故事只是故事，是专门用来摆

白的。关于杨状元的离奇故事，一

边是民间的诗酒山水，另一边是与

朝廷的斗智斗勇，样样都让人听了

喜欢。于是，摆起白来就不得了，上

齐天，下至地，处处都有杨状元的影

子，他会孙大圣的七十二变，每一次

变身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被人们摆来摆去、添油加醋，最终都

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白。

村 子 里 有 一 户 先 富 起 来 的 人

家 ，高 房 大 屋 盖 起 ，有 吃 不 完 的 粮

食 ，还 养 了 两 匹 马 和 几 头 牛 ，有 马

车，有牛车。任何时代，有车总是一

个富裕的标志。村子里的人在感叹

人家取得成就时，总会感叹一句：你

说人家做事就像摆白一样。这里的

摆白，就有了轻松、好玩的意思，略

微带些小羡慕和小嫉妒、让人难以置

信的感觉。

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摆了多少次

的白都是一种新鲜的面孔，百听不

厌。到如今，一道门关住了摆白的通

道，每一个夜晚都耗在电视机前看别

人的故事。没了自我参与的乐趣，再

逼真美好的画面，每个人都只是场外

的观众。

特别怀念成 长 的 时 光 ，自 小 到

大，摆白，是人们在闲余之时最喜欢

的消遣方式。它有多种意思，却也不

拘泥于某种意思。我奇怪的是，汉语

言的魅力在村子里复活了，这个奇怪

的词语，人们只要一说出口，就能清

楚 地 明 白 ，你 要 摆 的是哪门 子 的

白。摆着摆着，人们的头发就悄悄地

白了。

此前 我从没想过

再坚硬的东西

也会有脆弱的时候

我承认 我忽略了

一颗大牙的重要

没有好好善待和珍惜它

直到牙医说这颗牙

需要拔掉

就这样

朝夕陪伴我这么多年的大牙

黯然离开了我

我忽然有些伤感

宣判一颗牙的死刑

对于牙医来说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却有一种

英雄不再的悲戚

人到中年

我羡慕的事情

不是谁的名誉、金钱

与地位

我只祈愿

在蓝天下

做一个

健步如飞的人

因为我们拥有了健康

就拥有了很多特权

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行走在街头

呼吸清新的空气

自由品尝阳光的馨香

过广济桥
李 皓

石头浮在韩江的上面

我浮在石头的上面

蓝天和白云

浮在我的上面

相对于那些崭新的木船而言

我更愿意涉水而过

那样我就是一座浮桥

或者是那个文采斐然的古人

我相信无论来的时候，还是去的时候

韩愈一定是走过广济桥的

要不然，潮州广济桥

怎么也不会跻身四大名桥之首

韩刺史肯定不会在乎这些虚名

他甩甩那两袖清风，韩江的船帆

就鼓荡起来。孤帆远影碧空

我依着栏杆，挥汗如雨，一片怅然

从闽到粤，从此岸到彼岸

文公并没有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我走向广济门的时候

再也没有回头

我怕看见鳄鱼的眼泪

再次滴进风平浪静的韩江

入夜，广济桥一再变身

那在韩山上奔跑的，可是潮州的图腾？


